
铺架 彩 虹 的人们
——记三位修桥工人 （报告 文 学 ）

李勇
当一 座 大桥竣工的

时候 ，人们总是惊叹大
桥的伟 岸 ，壮观 ，却常
常忽略 深 探扎入水底的
桥墩 ，还有桥面下的大
梁。然而，正是那些象
桥墩 、大梁一样朴实平
凡的修桥工人 ，用 自 己
坚强的身躯挺起了共和
国的脊梁 ，托举出 绚丽
的“彩虹”。

“ 黑队长 ”
他叫 李振民 ，是交

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一
处二 队队 长 。人 称 “黑
队长”。自 打65年转业
以来 ，他上过西藏 ，下
过四川 ，跑了十几个省 ，
已参加修筑了8座大桥 ，
5条 公路 。几 十 年 野 外
流动施工除赋予他一副
粗糙黝黑的面孔外 ，还
给他身 上 留下了11处伤
痕，那是11次永久 的奖
励，是镌刻在 肉体上 的
一枚枚勋 章 。

这个 山 东汉子 的右
臂比 左 臂 短 两 公 分 。那
是在北也 门首都萨那援
建公路时一次施 工 事故
中造成的 ，回 国 后 做 了 6
次手 术 都未 能 痊 愈 。直
到1988年他率领二队奋
战在广 西梧州汊河大桥
工地时 ，那条 右 臂 还 靠
一颗钢 钉 固 定 着 。在汊
河大桥施工最紧 张 的几
天里 ，他 的 伤 口 开 始发
炎流 浓 ，疼 痛时常扭 曲
着他 的 面 部 表 情 ，可 他 硬

是咬 着 牙 挺 下 来 了 。直 到
工程完工 才住进医院 。

今年9月 15日 到22
日，桂江公路大桥进入
铺装桥面的关键阶段 ，
为了保证大桥在国庆节
前竣工 ，李振民带领全
队职 工 分 成 几 个 突 击
队，连续苦战了7天7夜 ，
终于胜利完成了任务 。
在这些 日 子 里 ，他每天
只休息两三个小时 ，一
晚上 要吸掉5包香 烟 。
他的衣裤也不知被汗水
浸透了 多
少回 ，终
于成了 一
幅古老破
旧的 “地
图”。

李振
民能 吃
苦，他说 ：
当个 队 长
再连一点
苦都吃不
了，早该
卷铺盖 回
家了 。他
是该 回 家
了。他已经快两年没 回
去了 。那是 山 东境 内 黄
河边上 的 一个村子 ，住
着他的老伴和儿女 ，还
有一个从未见过面 的小
孙子 。

史国胜的 “咏叹调 ”
我是交通部第二公

路工程局一处一队副队
长史 国胜 ，今年39岁 ，

从西安公
路学院毕
业后一直
在修桥 ，
十几 年
了。干我

们这行的 ，要说苦也真
够苦的 ，成年 累 月 在外
面施工 ，经常是晴天一
身汗 ，雨天一身泥 。酷
夏，工地成了钢铁大蒸
笼，顶着40多摄氏度的
高温钻进钢护筒里烧 电
焊，几分钟下来汗都出
干了 ，皮肤上 泡 出 一块
块白 斑 ，大家互相帮着
揭脱几层皮 ；冬天 ，浇
注水下混凝土的时候 ，
棉袄都被汗水湿透了 ，
冷风一吹 ，又冻得硬梆

梆的 。几年 工夫修好 一
座大桥下来 ，身子骨都
要散了 ，可有时连 喘喘
气的功夫都没有 ，就又
要上新工地了 。

你说我们苦 ？是苦 ，
可苦不怕 。最怕 的是这
当儿家里来个急信 、电
报，叫你 回 去 ，可施工
紧张又离不开人 ，你说

人心急不急 ？不瞒你说 ，
我住在西安的老母亲 今
年犯病 ，是邻居帮忙送
到医 院的 。我给母亲汇
去的钱寄 去 的信都退 回
来了 ，上面都写着 “查
无此人”。老妈都不认
我这个不孝之子了 ，你
说我 这 心 里 是 啥 滋 味
儿？她老人家并不是不
理解我 ，她常对我说 ，

“ 你们筑路修桥的人都
是在行善积德呢，”可
就是感情上过不去呀 。

我们这里的离婚率
最高 ，媳妇最难找 。我

们中 不少大学毕 业 的后
来都 “降低条件”找了
农村婆姨 。可一旦有 了
孩子 ，那才就 更恼火 。
到哪里 上学都要求 爷爷
告奶奶 ，交 多 几倍的学
费。有些老职工 的孩 子
转来转去 ，功课没学好 ，
语音倒是南腔北调 ，哪
儿的话都能说 ，都能 当
国内 的翻译 了 。在我们
中间流传着一句话 ：献
了青春献终身 ，献了终
身献儿孙 。只有看到 自
己修建的大桥顺利竣工
的时候 ，我们心里才有
一种说不出 的兴奋和酣
畅，感到一阵轻松 。因
为是我们留下了一座永
久的 “纪念碑”，那上
面渗着我们的热血 ，凝

着我们的汗 水 ，有着 我
们生命的烙印 …
没啥可说的 “赵大姐 ”

在桥 工 队 伍 里 ，女
工本 来 就 很 少 ，而 象 她
这样50岁 的钢筋 工就更
是罕见 。她叫赵述 光 ，是
交通部第二 公路工程局
一处 三 队 的 工 人 ，大 伙
儿都 喊 她 “赵 大 姐”。在
施工 队 里干 了20多 年 了 。

赵述光一年365天 ，
从没请过一天病假 。她
的女儿小时没 人看 ，上
工地时就把孩子往身后
一背 ，拿布带 子一捆 ，
照样干得热火朝天 。队
里的小伙子们一提起这
个，都打心眼 里佩服赵
大姐 。

今年在湖北宜城汉

江大桥施工 时 ，一 场 洪
水冲断了施工便道 ，当
时水流很急 ，水深有50
多公分 ，有个 工 人 说 ：

“ 今天干 脆算 了 ，等水
退了再干 吧。”可赵述
光头一个挽起裤腿 ，艰
难地过 了河 ，第一 个到
达施工地点 。跟着赵大
姐的背影 ，大家伙一个
接一个都跟上去 了 。

听队里 的 同志讲 ，
赵大姐 几十 年来一直是
队里 、处 里 、局里的 “先
进生产 者”、“三八红
旗手”、“优秀党 员”，
可当你要让大姐她谈谈
自己时 ，就是那么一句
话：没啥可说的 。她的
语言 全 写 在 大 桥 上 面
啦。

“ 敬衣不敬人 ”臆想 （杂文 ）

张绪 田

如果仔细 研 究 一 下 国 人的 心 态，“敬衣 不
敬人”恐 怕 要算 一 个弱 点 。

二十 多 年前 ，听人讲过 一 则 笑 话 ：我 国 著
名作 家柳 青 一次外 出 开会 ，负 责 门 卫 的 同 志 见
他那 身 陕 西 关 中 农 民 打扮 ，便拒之 门 外 ，不 准
入场 。后 来 有 人介 绍 他就是 《创 业 史 》的 作 者 ，
门卫 先 是惊 讶 ，随 即 便连连道歉 。至 于 这个故
事真 实 与 否 ，笔 者 没 有 考 究 ，但 类 似这样 “敬
衣不 敬人 ”的 事 情 在 我们 日 常 生 活 中 并 不 少 见 。

前些 时 ，我偶 尔 去 了 一 次服 装 店 ，发现衣 架
上挂 着 各 种 款 式 的 高 档 服 装 ，一 件最 少 价 值 几
十元 、上 百 元 ，多 的 甚 至
上了 千 。不 解 的 是 ，如此
昂贵 的 服 装 ，竟 有 不 少
同胞 愿 意 慷 慨 解 囊 。事
后，我 与 友人说起 此事 ，
他坦 率 地 告 诉 我 ：一
件漂 亮 的 服 装 ，不 仅 可 以 使人产 生 一 种 非 凡 的
魅力 ，更 重 要 的 是 ，在 某 种 场 合 ，它 还 有 特殊 的
功能 。他 所 讲 的 “特 殊功 能”，自 然 是 针 对 某 些

“ 敬衣 ”者 而 言 。
友人所 言 ，无 可 厚 非 ，不 过 ，由 “敬衣 ”使我

联想 到 目 前 社会生 活 中 存 在 的 某 些 形 式 主 义 与
形而 上 学 。前些 年 ，中 央 提倡让一 部 分人先 富 起
来，这无疑是 正确 的 ，但 问 题 是 我们 有 些人 只 讲
富起 来 ，而 不 管 用 什 么 手段 富 ，甚 至 个别 地 方 还
闹出 过 “谁 先 富 谁 入 党 ”的 笑 话 来 。还 有 一 家 医
院，过 去 不 注意 医 护人 员 的 医 德 教 育 ，一 切 向 钱

看，群 众有意 见 。最近上 级 号 召 学 雷锋 、做好事 ，
医院领 导便 亲 自 带 领 医 护人 员 利 用 星期 天 上街
进行义务 看 病 。热 情 的 记 者 又是 拍 照 ，又是撰 文
报道 ，谁 知 事 后 ，老 作 风 没 改 ，那 些 上 街 搞 义 务
看病 的 人 还 跑 到 医 院领 导 那 索 要 学 雷 锋 “加班
费”。这 出 滑 稽 戏 ，对 形 式 主 义 与 形 而 上 学 实 在
是一 个极 大 讽 刺 。被 中 国 老 百 姓 视 为 智 慧 化 身
的历 史人物 刘 基 ，对 只 观其 表 ，不 计 其 实 的 做 法
非常 反 感 ，他 曾 借 一个 卖 柑 者 的 话 ，对 此风 大 加
挞伐；“今 夫佩虎 符 ，坐 皋 比 者 ，恍恍乎 千城之具
也，果 能授孙 吴 之略耶 ？峨 大 冠 ，拖长 绅 者 ，昂 昂

乎庙 堂 之 器 也 ，果 能 建
伊皋 之 业 耶 ？盗 起 而 不
知御 ，民 困 而 不 知救 ，吏
奸而 不 知 禁 ，法斁而 不
知理 ，坐 縻 禀 粟 而 不 知
耻。观 其 坐 高 堂 ，

骑大 马 ，醉 醇 醴 ，而 饫 肥 鲜 者 ，孰 不 巍巍 乎 可
畏，赫 赫 乎 可 象 也 ？又 何 往 而 不 金 玉 其 外 ，败 絮
其中 也哉 ！”刘 夫 子 告 诉 人们 ，看 人察事 要 听 其
言而 观 其 行 ，察 其 表 而 责 其 实 ，如 果 只 看 表 面
现象 ，轻 信 片 言 只 语 ，只 会把事 情 办 坏 。

无论 是 “敬衣 不 敬人”的 滑 稽 ，还 是 刘 基
的箴 言 ，都 说 明 一 个道 理 ，就是 闪 光 的 东 西 并
不都 是 金 子 ，而 真 正 的 金子 往 往 还 不 一 定 闪 光 。
我想 评 人论 事 也是 这 个道 理 。因 此 ，干 什 么 工
作，都 必 须 坚 持 唯 物 主 义 ，尽 量 克服 形 式 主 义 ，
与形 而 上 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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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
（ 小说 ）

李怀 德

她站 在半 山 腰 的 大 柏树
下，焦急地等待着他 。秋风掠
过面颊 ，头发蓬乱 ，眼眉和睫
毛上轻轻落了一层 白 灰 ，象霜 。

早晨 ，他早早地做好了 四
菜一汤 ，摆好了 碗筷 ，自 个儿
先斟了一杯酒，“吱——”一

下自 己饮了 。然后又斟了一杯 ，递给她 ，说：“我
今天敬你一杯！”

她秀美 的眉宇间流露 出 一丝疑惑 ，莫名其妙
地问：“我不喝 白 酒 。你今天咋这样讲究？自 己
人嘛。”

“ 今天检修索道 ，我要到几十米的 高空 去修
接头 。手抓承载索 ，脚踏牵引 绳 ，那是很危险 的 ，
万一……”

她一怔 ，把酒杯接过 ，轻轻放下了 ，说：“人
多了 ，为啥你偏偏要去 ，不会让别 人去？”

“ 不 ，我是班长 ，越是危险 ，越得我去 ，别

人去 ，我不放心！”他说 。
她说：“你姐夫是厂里 的领导 ，不会说说 ，

让给你换个工种？”
“ 不 ，我的魂已寄在索道上了 。再说 ，就因

为姐夫 当 了厂 里 的头儿 ，咱更得——”
她不说了 ，无可奈何地叹了 口 气 ，想了想 ，说：“那我

去看着你 ，反正今天倒班 ，在家也没事。”
他认真地劝她：“别 ，你千万不要来 。高空操作 ，要特

别小心 ，思想要高度集 中 。你一来我就要往底下看 ，精力分
散了 ，反而容易 出事。”

傍晚 ，凉风飕飕 。索道检修完了 ，工人们拖着疲惫的身
子下 山 了 。他和伙伴们扛着工具过来了 。他老远就看见她在
山腰的大柏树下 ，扑过去紧紧握着她的手问：“你啥时来 的？”
她的手冰凉 ，嘴唇发紫 。

她说：“早上你一走我就来了 ；你在前面走 ，我悄悄在
后面跟着。”

他浑身一颤 ，心疼地说：“你在这站了一天 了 ，连饭也
还没吃吧？”

她点点头 ，眼睑上滚 出 了 两颗晶莹 的 泪珠 。
他掏着手绢想给她擦眼泪：“你哭了！”

“ 谁哭了？”她看周 围有人 ，羞怯地夺过手帕 ，边擦眼
睛，边说：“你站得那么高 ，我总仰着头 ，眼睛 ，是 累 的。”
她嗓子一噎 ，说不下去了 。

他心里一酸 ，故意说：“你长得这么漂亮 ，如果我 ‘万
一’了 ，保险你能找一个更好的。”

“ 不准你说脏话。”她用手帕堵
住他的嘴。“你以后再上那么高 ，一
定得告诉我 ，我还来等着 ，就在这。”

他被堵得喘不过气来 ，吱唔着 说，
“ 不用 ，就、就在咱家 阳台 上等着就

行了！”
“ 看你弄成啥 咧 ，浑身都是土！”

她要给他掸土 。
“ 别掸了 。你一天还没吃饭 ，今

晚还是我做饭！”拉着她的手 ，快快
地向家里走了 。猜心思　（国画 ）　王 炬


